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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之聲學分析

張  凌

香港教育大學

提要

本文首次系統地使用聲學實驗的方法，對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進行量化分析，探

討三種語境下的普通話聲調：單字調、句末位置以及句中位置，測量和比較其 f0（Hz）和
時長（秒）數據。實驗結果表明不同的語境對香港人普通話聲調的偏誤有重要影響，在句

中位置偏誤最為明顯，尤其體現為第二調和第三調非常接近，這兩個聲調在句中很容易混

同。本文的聲學實驗研究，能對粵港澳地區母語為粵語的發音人學習普通話發音提供重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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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關於“港普”

絕大多數香港人都以粵語為母語方言，而粵語的語音系統與普通話有較大的差別，

較多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時都受到母語方言的影響，帶有“港式”口音，他們說的普通

話就被稱為“港式普通話”，簡稱“港普”。過往也有不少研究描述港式普通話的特

點，以及分析它與標準普通話相比，偏誤出現在哪些地方，如何國祥（2005），李斐
（2009），林建平（2009），劉藝（2008），石瑛（2011），張凌（2017）等。這些
研究總結出“港式普通話”在聲母、韻母和聲調等方面的問題如下：

聲母方面主要有四大問題。首先，港式普通話發不好翹舌音zh、ch、sh、r（IPA為 [tʂ 
tʂʰ ʂ ɻ]），有些是發音不到位，翹舌色彩不足；有些是受另一術語“捲舌音”的影響，
發這組聲母的時候動作太誇張，舌頭往裡卷，而不是略彎上拱接觸上腭，音色過於含

混。第二，粵語裡只有一組噝擦音 [ts tsʰ s]，而普通話裡有三組噝擦音 zh、ch、sh（[tʂ 
tʂʰ ʂ]），z、c、s（[ts tsʰ s]）和 j、q、x（[tɕ tɕʰ ɕ]），因此港式普通話經常會把這三組
噝擦音相混。第三，標準普通話 [n]、[l]是嚴格區分的，但港式普通話常會把 [n]誤讀
為 [l]。第四，港式普通話經常會出現 [h]、[k]、[f]相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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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方面也有四大問題。第一，舌尖元音 [ɹ̩, ɻ̩, ɚ]發不好。第二，央元音 [ə]、不
圓唇後元音 [ɤ, ʌ, ɑ]發不好。第三，省略介音，因為粵語音系裡沒有介音。第四，前
後鼻音韻尾不分。

聲調方面的問題主要為三個：（一）第一調（T1）和第四調（T4）相混；（二）
第二調（T2）和第三調（T3）相混；（三）第三調的曲折調變體 214發得不夠充分，
尤其是末端上揚不夠。然而，過往的研究主要是憑聽感，並無系統的聲學實驗，也無

討論在不同語境下是否偏誤相同，本文的研究將填補此研究空白。

1.2. 普通話的聲調系統

表 1  普通話的聲調系統

如表 1所列，普通話有四個聲調，本文分別用 T1至 T4表示，傳統名稱分別是陰
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從音高特徵來說，T1是一個高平調；T2是一個上升調；T3
是一個先從較低處下降到最低，再上升的曲折調；T4是一個高降調。

需要留意的是，表 1列出的調形、IPA和數字式只是單字調的情況。普通話裡還
有輕聲、T3的連讀變調等現象，所以普通話聲調的實際情況要更為複雜。其中 T3有
較為複雜的讀音規則：在單字調和句末的時候讀的是降升調 214（根據五度標調法
而寫出的調值，下同）；在句中若後面跟的不是 T3，則讀為低降調 21；若後面跟著
T3，則變讀為上升調 35。本文暫時不討論兩個第三調在一起的連讀變調現象。

圖 1  普通話聲調和粵語聲調的調類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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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語音韻學的角度，普通話和粵語都有共同的來源，聲調的調類有整齊的對應

關係，如圖 1所示。同一調類而在粵語和普通話中有不同的調值，就有可能會引起母
語的負遷移作用，即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有可能會把同一調類中粵語的發音遷移到普

通話聲調的發音，從而出現偏誤。我們在後面的分析中也要注意這一點。

過往研究港式普通話聲調偏誤的情況，多只是關注單字調的情況，較少留意在不

同語境中的情況，但實際說話的時候，其實單字調的情況很少，更多是在句子裡或者

句子末。本文的研究則會系統地分析在單字調、句中和句末等各種語境下，港式普通

話聲調偏誤的情況，輔以聲學數據，更全面、深入和客觀地認識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時

的聲調問題。

2. 本文實驗概況

本文的聲學實驗嚴格控制各項因素和條件。由於我們在進行實驗的時候要考慮經

濟原則和前後一致原則，在此我們只考慮普通話和粵語同調類，調值有對應規則的字

例，這一類的情況也佔絕大多數，更具有普遍性。若要考慮不符合對應規則的情況（這

類出現得較少），則需要另外進行實驗探討，而且可以歸為另一論題了，因而在此先

不涉及。實驗問卷設計裡使用了三組最小語音配對（minimal pairs），即“夫扶府父（音
節組合為 fu）”“醫姨椅意（音節組合為 yi）”“分墳粉份（音節組合為 fen）”。
這三組最小語音配對的音節，韻腹分別是後高元音、前高元音和央低元音的代表。

我們探討這些最小語音配對音節在三種語境下的情況：單字調、句末位置（“這個

字讀 __。”）以及句中位置（“這個字是 __字。”）。具體的問卷條目見附錄。在這
三種語境中，我們關注的是聲調所在的音節的狀況：目標音節是孤立的，還是前後有音

節的，抑或是在句末的（句末音節往往會受額外的降勢音高影響，見 Zhang  2016）。
為了突出此實驗要點，並把實驗控制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我們暫且沒有探討前後音節

不同聲調的情況，前後音節不同的聲調搭配還有待以後的實驗研究繼續探討。

實驗邀請了 20位大學的本科生進行錄音，包括了 10位男生和 10位女生，年齡介
乎 20歲至 23歲，皆為香港本地人，以粵語為母語，家裡和同輩朋友之間主要以粵語
為溝通語言，從小學開始接觸和學習普通話。

實驗在安靜的室內環境內進行。錄音使用的是Marantz PMD661專業數碼錄音機，
外插 Sennheiser e845-s麥克風，單聲道錄音，採樣率為 44100赫茲，分辨率為 16比特。
我們請發音人用普通話以正常的語速讀出附錄問卷中的單字和句子，每個單字和句子

各讀一遍。

錄音後剪切成單字和句子，並使用 Praat軟件（Boersma & Weenink  2018）和腳
本程序 Xu（2013）（根據本文的實驗需要略作調整）進行聲學測量，測出兩個物理
參數，即基頻 f0（Hz）和時長（秒）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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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頻 f0是指示音高的物理參數，我們每隔音節時長的 10%取點測量，即每個音節
都測平均分佈的 11個數據點，最後在每個基頻測量點上分別取各發音人的平均數，連
接各點，就可得出平均的基頻曲線。在這裡我們並未把 f0轉為半音或 Z-score等，是因
為要比照 Xu（1997: 67）中母語為普通話的北京發音人的聲調曲線，Xu（1997: 67）圖
中使用的單位也是 Hz。

另外，在測出每個音節的時長數據後，再計算每個聲調的平均時長，以最長的聲

調時長為 100%，並計算其它聲調的時長百分比，即可把聲調曲線作時長歸一化處理。
按此方法處理數據，並且單字調、句末音節和句中音節這三種語境分開處理，可畫出

圖 2。下面我們可根據圖 2展示的聲學實驗數據，對香港人在不同語境中的普通話聲
調偏誤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

3. 實驗數據分析與討論

按照圖 2中各個語境的順序，我們分別對港式普通話在單字調、句末音節和句中
音節這三種語境下的聲調偏誤進行分析。

圖 2  港式普通話在不同語境下的聲調曲線

圖 3 Xu （1997: 67）中母語為普通話的北京人的聲調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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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單字調的情況下，作為參照，我們還會參考 Xu（1997: 67）中母語為普
通話的北京人的聲調聲學曲線圖（轉引為圖 3），可視為標準普通話的聲調曲線，與
圖 2香港人的數據相比較，即可分析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圖 2和圖 3相比，
大致的格局還是很相近的。香港人大致上還是能把第一調發為高平調，第二調發為高

升調，第三調為低降 -上升調，第四調為高降調。

當然，圖 2單字調的數據圖和圖 3還是略有不同，體現了港式普通話聲調的發音
偏誤，尤其是 T2和 T4的末端調值方面。圖 3標準普通話的 T2末端要比 T1略高，
圖 2港式普通話的 T2則與 T1相近，也就是港式普通話 T2末端略微不夠高。至於 T4
的末端音高，圖 3確實是在接近整個聲調系統的最低點，說明標準普通話的 T4確實
是一個從最高音高點到最低音高點的降調；而圖 2的 T4末端只是到整個聲調系統音
高的中間就結束了，並未到最低點，即港式普通話的 T4降得不夠低。而經常被詬病
的 T3，港式普通話的音高曲線與標準普通話相比，在單字調時反而非常接近，沒有太
大的偏誤。只是從相對時長看來，標準普通話的 T3要明顯比其它的聲調要長，而港
式普通話的 T3與 T1、T2時長接近。因此，在單字調的情況下，港式普通話的 T3偏
誤不是體現在音高的頻域上，而是在時域上，也就是說，並非音高不夠上揚，而是音

節發得不夠長，不夠充分。最後，圖 2單字調的數據圖和圖 3的差異有些並非體現港
式普通話聲調的發音偏誤，而是因為樣本的構成不一樣。例如，圖 2的 f0音域較高而

圖 3較低，這是因為 Xu（1997）的發音人為 8名男性，而本文的發音人則男女皆有，
男女的比例為一比一，綜合起來則音域較高了。

Xu（1997: 67）只有單字調的情況，沒有句末音節和句中音節的情況。因此，對句
末音節和句中音節的情況，就沒有標準的普通話聲調聲學數據可供參照（我們正在採集

標準普通話聲調這方面的數據，稍後會另文整理和公佈這部分的數據）。我們可以先看

看圖 2中的“句末音節”和“句中音節”兩幅圖，觀察港式普通話聲調的發音情況。

從圖 2可見，在句末音節的位置，聲調系統的大體格局與單字調相近，只是整體
音高域略為下移，可能是受句末降勢音高的影響（Fox, Luke & Nancarrow  2008, Vance  
1976）。港式普通話在句末音節的位置的聲調偏誤也同樣體現在 T2末端上揚不足，
T4下降不夠。T3倒是能表現為 214的曲折調形。但 T2和 T3之間在聲調空間上的差
別，句末音節與單字調相比顯得縮小了，也就是說句末音節與單字調相比，T2和 T3
更容易相混。

在句中音節的位置，T1在整個聲調系統的音高域中顯得不夠高，若用五度的音高
去衡量，是遠不到 5的高度，而是介乎於 3和 4之間。

T2更是明顯上揚不夠，用五度的音高去衡量，只上升到介乎於 2和 3之間。另外，
T2的前半段呈下降趨勢，整個聲調曲線顯得像曲折的降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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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句中位置的 T3在標準普通話中應該讀為一個低降變體 21，但是港式普通話
的 T3卻讀為一個低升調，時長也較長，與 T2非常接近，兩者在圖 2“句中音節”的
圖中，前半段幾乎重合，後半段 T2也就略微比 T3高一點點。從本文的聲學數據可以
推斷，港式普通話在句中 T2和 T3相混的情況非常嚴重。這與粵語的母語負遷移作用
也是密切相關的：如圖 1所示，普通話的 T3和粵語的 T2/T5同屬傳統聲調調類裡的
上聲，而粵語的 T2/T5都是上升調形，以粵語為母語的發音人很可能用粵語裡上聲的
調值 25/23去替代普通話裡的上聲 21，尤其在句中位置發音較短，思考對應關係的時
間更少，更容易發生母語調值負遷移的偏誤。

至於 T4下降不足的情況，在句中音節的位置也同樣存在，只是比在單字調和句
末音節的位置稍好，末端音高在聲調空間中處於較低的高度。

綜合比較港式普通話在單字調、句末音節和句中音節這三個語境下的聲調偏誤，

整體而言在單字調和在句末音節時聲調偏誤較輕微，在句中音節的語境中聲調偏誤情

況最嚴重，尤其是 T2和 T3：T2呈降升形曲線，並且末端明顯上升不夠，而 T3則調
形錯誤，誤把 21的低降變體讀為一個低升調。句中音節的這兩種嚴重偏誤致使 T2和
T3混同。

總體看港式普通話各個聲調在不同語境中的偏誤情況：T1在單字調時問題不大，
在句末音節和句中音節時整體音高略微偏低。T2存在開端略降，而末端音高上揚不夠
的問題，在句中時尤為嚴重。因此，在教學中應該強調 T2發音時應直接上揚，而不
能前面下降再拐上去。T3在單字調和句末音節時能接近 214曲折調形，音高方面的問
題沒有那麼大，但時長上略有不足，讀得不夠長。T3在句中音節時有明顯的偏誤，把
本應為低降調形（21）的變體讀為一個低升調。T4雖然能讀為高降調形，但在各個語
境中皆下降不足，沒能到達聲調空間的最低點，尤其在單字調和句末音節時，只下降

到聲調空間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過往對港式普通話的研究認為 T1會和 T4相混，從本
文的聲學數據看來這兩個聲調還是能清楚區分的。過往的研究認為 T2會和 T3相混，
從本文的聲學數據看來這兩個聲調在句中音節的情況下確實會混同。過往研究認為 T3
在單字調和句末音節時的曲折調形 214不容易掌握，認為香港人讀這個聲調變體的時
候末端上揚不夠，從本文的聲學數據看來，港式普通話在這兩種語境中的音高偏誤不

大，時長方面稍有不足。過往研究很少提到 T3在句中音節時的偏誤情況，從本文數
據看來，這反而是偏誤最大的語境。

4. 小結

本文首次系統地使用聲學實驗的方法，嚴格控制各項因素，並採用較大的發音人

樣本，對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進行量化分析。本文的聲學數據表明，語境不

同對聲調的偏誤表現有重要影響。香港人說普通話時，聲調在單字調和在句末音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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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標準，聲調偏誤最大的是 T2和 T3在句中的時候：標準的 T2調值應該是 35，應
該是高升調，而港式普通話的 T2則變為降升調，末端也未達到最高點；標準的 T3調
值應為 21，而港式普通話的 T3則為明顯的低升調，而且時長較長。

港式普通話 T3在句中音節的偏誤有可能是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 造成的：
傳統認為單字調和句末音節時的 T3是曲折調 214，對於粵語人來說很困難，因此反复
操練 214，並強調這個聲調最後要上揚，而對句中音節時的降調變體 21重視不夠，以
致此變體也被讀為上升調。

本文的研究，能對粵港澳地區母語為粵語的發音人學習普通話發音提供參考，指

出聲調容易發生偏誤之處，並且指出語境的不同，對於偏誤的發生也有重要影響。因

而，我們需要在香港調整普通話聲調教學的策略。對於普通話的 T2，我們要強調這是
一個高升調，發音時音高應該從音高中點直接上揚，而不要先降再升。對於普通話的

T3，不僅反復操練它在單字調情況下的變體 214，而更重要的是強調在句中時它是一
個低降調，以減少 T3在句中的嚴重偏誤。從在語流中出現的概率來說，句中音節出
現的概率要遠遠比在單字調和句末音節高。糾正 T2和 T3在句中音節時的讀音，能有
效提高港式普通話聲調的整體正確率。

附錄：實驗問卷

請用普通話讀下面單字和句子：

1. 夫 這個字讀“夫”。這個是“夫”字。
2. 扶 這個字讀“扶”。這個是“扶”字。
3. 府 這個字讀“府”。這個是“府”字。
4. 父 這個字讀“父”。這個是“父”字。
5. 醫 這個字讀“醫”。這個是“醫”字。
6. 姨 這個字讀“姨”。這個是“姨”字。
7. 椅 這個字讀“椅”。這個是“椅”字。
8. 意 這個字讀“意”。這個是“意”字。
9. 翻 這個字讀“翻”。這個是“翻”字。
10. 煩 這個字讀“煩”。這個是“煩”字。
11. 反 這個字讀“反”。這個是“反”字。
12. 飯 這個字讀“飯”。這個是“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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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Analyses of Putonghua Tone Errors
by Hong Kong Speakers

L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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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acoustic analysis of Putonghua tone errors produced by Hong Kong 
speakers. Putonghua tones produced in three contexts were investigated: isolated citation form,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an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Acoustic data of f0 (Hz) and duration (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context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one error patterns. There are more severe tone errors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especially 
the pitch contours of Tone 2 and Tone 3 are very close in the middle of sentence, which seem very 
likely to be merged. The studies conducted here provided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Putonghua 
tone errors made by Hong Kong speaker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ich resulted in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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